看见树木
——读《面向个体的教育》有感
杨婷婷
一直以来，教师被称为辛勤的园丁，被认为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面对学生，老师有天然的身份优势，是尊长，是权威，是教育者，是管理者……由于过度的责任如高山压顶，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常常拿出标尺来衡量学生，认为学生的某些行为、爱好不符合“理想学生”的要求，情急之中的老师很容易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全部的权力，想要把自己的学生都变成“理想学生”。
这也正是我所面临过的情况。面对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行为懈怠的学生，我总希望通过批评教育让他们“迷途知返”，想尽办法让他们将时间和精力放到学习上。面对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多或少地闪烁着些许个性的亮光的学生，我的内心却早已确定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主张：几年之后，我希望把他们变成一样的孩子，让他们全都变成“好”学生。
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价值判断，再加上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在我的内心，早已有了一些理想学生的轮廓，甚或清晰的标准。我们每一位教育者内心那个朦朦胧胧的好学生标准尽管并不一样，但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必须弾精竭虑让学生走在同一条通往这种标准的大道上。
然而，那棵树与这棵树并不一样，有的需要在天空挺拔，有的则需要在河边茁壮；有的习惯于云山雾罩，有的却渴望阳光普照。经营森林的大自然无法关照干姿白态的树种，于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有了黄山险峰的松涛和长白山白桦林的色调。
校园不比森林，我没有权力通过竞争淘汰那些生而平等的孩子，教师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只会欣赏松涛、呵护白桦。于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灌溉和“修剪”，让其他的树种努力靠近松涛、白桦。孩子们身上刚刚萌芽充满生机的枝枝杈杈，常常过早地被冠以“旁逸斜出”而遭扼杀。有时候因为敬业，有时候因为热爱，反而纵容了过度的教育，我拼尽全力却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学生越推越远。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孩子即使在最慈爱的父母那里长大，他的内心也会留下很多创伤。
自以为的“为学生好”却让学生心生反感，令师生关系日渐恶化。至此，我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真的有必要让每一位学生都只寻求学业的精进吗？是不是只有成绩好，才能在未来社会争得可供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
对于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对于身处广州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未来是多元化的，他们的选择也是多元化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求他们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去达成对他们未来的期许，支撑他们的未来生活的，也许就是我们目前不屑一顾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
对于我来说，最需要做的，不是自以为是的“为学生好”，而是看到学生真实的需求，尊重学生自身意愿，理解他们，尽可能的接受他们的“旁逸斜出”，为他们的“枝枝杈杈”留下一点生长的空间。
师者，不是一定要高高在上，以教育者的姿态对学生的生活指手画脚，而是要用心感受他们真实的需求。倾听学生真实的需求，教育才可以寻到真正的起点，教育才可以在每一分耕耘里有着相应的收获，即使这份真实的耕耘远比过去辛劳，才能锻打出教育智慧的利剑。
打造平等的师生关系，让尊重、包容、倾听弥散在课堂里，爱、帮助、欣赏在班级内灿烂，让教育不再是只盯着成绩的功利行为，而是引导学生身心全面成长，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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